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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雷池特曲，人们立即就会想起广泛流传于20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一则故事。某日，某望江人赴上海出
差，事毕，在上海的街道上信步闲逛，发现一大群人
正在排队抢购东西。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虽
不知排队抢购的是什么产品，但见那么多人排队，心
想，管他什么东西，能抢到带回家都是好东西。于是
便毫不犹豫地加入排队行列，但排队轮到他购买时，
发现上海人抢购的竟然是自己望江的酒──雷池特
曲，他立马冲出人群，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还自己怨
怼自己：也不提前打听一下，自己家的东西还站半天
队。但出差回来后，他这只泄了气的皮球又鼓胀了起
来，到处宣传这事，以致家喻户晓，人人添点油加点醋，
道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的确，望江雷池特曲系列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
极一时，堪称望江的地标之一，曾一瓶难求。记得那时，
家有喜事，雷池特曲必备。否则，便没个脸面，没个排场。

望江为鱼米之乡，全国优质粮油生产基地，有鱼岂
能没酒！有米怎会没酒！温和的自然条件也奠定了望
江自古以来就是酿造美酒佳酿的好地方。望江酿酒历
史悠久，据传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后辈侄子
诸葛恪。东吴嘉禾年间诸葛恪（诸葛亮侄子）攻克皖
口时，曾建西圩 （今望江县高士镇境内） 施军屯，解
决军粮问题，据传，当时诸葛恪带领的外地士兵带来
了各地的先进酿酒技术，意外地推进了大雷本土酿酒
作坊的兴起。至宋代，酿酒业已较为兴盛，熙宁年间舒
州酒课达“五万贯以上”。据《望江县志》载：新中国成立
前，（望江）殷实富户有请酒匠到家酿酒，一年一作或两
作，以大麦为原料，进口狠，无后力，俗称“大麦铳”。新
中国成立后，“大麦铳”八角钱一斤，所以望江人又把它
叫“八角铳”。民国年间，古镇吉水有“滴花酒”曾一度闻
名全县，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大小酒厂达到数十家。
因此，望江也有酒乡之名。

雷池酒厂挂牌成立在1950年代，至当年底，日产白
酒达六百公斤左右，至1953年厂改属省轻工业厅。1955
年采用“四川李友澄操作法”，改水作发酵为地下池固体
发酵。1959年又由省下放归县。同年将原县城关米糠
酒厂并入县酒厂。1963年用碎米酿酒，实行醮汤酿造
法，使用糖化曲，1964年，试制雷池瓜干酒，改混蒸发酵
为清蒸低温发酵，1965年采用黄曲，降低甲醇，1969年用
液体发酵，1973年，用橡栗子和山芋渣制酒成功，白酒年
产量达100万公斤，1977年开始“雷池大曲”酒试产，试用
两个发酵池，当年平均出酒率达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名
列前茅。至1982年，雷池酒厂系列酒年产量突破180万
公斤大关。由此，雷池及雷池酒业渐渐规模化发展起
来，成为远近闻名的望江特产。1986年底，望江县酒厂

“雷阳”牌雷池特曲评为“安徽省优秀食品”称号。1988年
“雷池”牌特曲荣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银奖。1989年望
江县酒厂更名为“安徽雷池酒厂”。1992年获安徽省消费
者最喜爱的白酒，1993年在泰国曼谷荣获国际食品博览
会金奖。2009年荣获安庆市著名商标，2013年荣获安徽
著名商标，2015年荣获安徽老字号。

史载，黄庭坚曾饮雷池酒，当然宋时，望江虽有酒，
但不叫雷池特曲及其系列。说黄庭坚饮了雷池酒，是因
为黄庭坚赴任途中大风受阻，在大雷口避风，并写下过
两首诗作，一曰《大雷池阻风》：“何当楫迎汝，秦淮绿如
酒。”一曰《庚寅乙未犹泊大雷口》：“何时快登临，篙师分
牛酒。”两首均写到了酒。特别第一首“绿如酒”让我想
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那首《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雷池酒也有这个“绿蚁“效果吗？没有人
肯定地回答我。

我常常想，古人饮酒一般只说酒的种类，特别名人，
很少说到酒名或酒的牌子，或许古人们也知道名人的广
告效应，“金樽清酒斗十千”“葡萄美酒夜光杯”“半瓶浊
酒待君温”等等，一律不言酒的品牌。但我们望江人不
管这些，黄豫章到了大雷口，不可能从家中带酒来，必然
饮的是我们望江的酒，我们不必清楚秦淮绿如酒，还是
酒与秦淮绿。饮了就有广告效应。

雷池特曲等系列白酒属于浓香型大曲酒，其名虽比
不了全国十大名酒，但其酒质无色透明晶亮，远远闻来
浓香馥郁，轻轻浅酌绵柔爽朗，早没有了那“八角铳”的
铳劲，而代之以乖巧、纤细，醇和协调，回味悠长，一直广
为饮者崇尚。

闲来无事，便上网溜达，网上一则传闻让我吃惊，有
人出价三千元，购买一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的雷池
特曲。仔细打听，此消息线上线下围观者纷纷攘攘，且消
息称数量不限。我在想，此君是要购买乡愁吗？妻子回
家后，我问她家中有雷池特曲吗？三千元一瓶，妻子说这
天也没黑呀，你怎么就做起梦来了？有那酒时，我们买不
起，买得起时，那酒便没有了，你说你不是做梦是什么？

据说，雷池人正在将雷池特曲作为望江的地理标志
申报，但愿申报早日成功，但愿望江人的这份乡愁且行
且香且长久。

雷池特曲

那片地的前身是滩涂，修建起海塘
后，被迫与大海分离了。先经海水浸
润、冲刷，又承风霜雨露引久，地成了
宝地，种出来的水果蜜甜蜜甜，我们叫
它咸地。

外婆年年在咸地种香瓜，青皮，球
形或椭圆，表皮上多为纵沟纹，偶有细
碎斑纹。瓜那个香甜呵，甜汁全渗进了
记忆里，贪馋的心惦念经年。

种子是精心挑选的，外婆总会留意
最好吃最壮实的瓜，将籽儿留起来。催
芽前需晾晒，出芽真像变魔法，有时候
睡过一夜或两夜，幼芽就露出来了，嫩
得我见犹怜，见风就要消失一样。

催芽后育苗，待苗略微老成，可以到
咸地定植了。在边上看外婆起垄，一锄头
一锄头地翻土，稍大的土坷垃被一一压
碎，归入松散泥土行列。外婆起的垄笔
直，一排一排并列而坐，绳子拉过了般。
她直起身，一手拄锄头，一手握成拳头，
反手伸到背后，敲鼓似的轻捶腰部，搭在
脖子上的毛巾跟着一抖一抖。抓起那块蓝
白相间的毛巾，快速抹掉脸上的汗，外婆
把锄头置于另一边的地头，让它离我远远
的，怕我贪玩去触摸。蹲下，她开始挖
穴、植入瓜苗，每穴种两株，从这头慢慢
移到那头，又从另一排土行起头，再慢慢
移过来。秧苗齐整如一，新绿点点，黑褐
色的土地活了。

每个黄昏，外婆都要去浇水，从井
里或近旁的河里担水。苗已婷婷，水要
一点一点浇，才洇得深。浇一次长一
下，一日日蓬勃起来，翠绿放肆地漾了

开来。邻近的田也像都说好了，要一起
盎然。小人无事，抚抚叶子，捉捉虫
子，看看蜻蜓蝴蝶飞，顺便望一望农事
的琐屑，听一听大人的絮叨。那会并不
觉得自己拥有了什么，心里却是舒豁而
愉悦的。

而今忆及，当时的天流云漓彩，落
日红着脸不忍离去，小河静静流淌，牛
在不远处吃草，青草娴婉如淑女。那一
派人世祥和，恐怕，没有一个画家能画
出其真正的全部的美。

瓜是突然冒出来的，初萌于藤蔓
间，看着怯生生，其实无敌坚韧，风一
吹就能长个，气球似的，一个劲儿地膨
胀。可以吃了吗？这是小人儿最关心的
事。学着大人的样，用拇指和中指弹一
弹，有时候咚咚咚，有时候嘭嘭嘭，外
婆说声音“闷”一点的是熟瓜。

有的瓜原本长相俊俏，却被虫子啃
了个洞，恰如美人有瑕，弃之。小人也
势利。外婆神秘一笑，将虫子啃过的瓜
在河里洗净，而后一拳头砸开，肉白瓤
黄，甜汁携几粒金黄的籽儿向外叛逃，
从外婆手指缝间流下。外婆说，这瓜肯
定特甜。将信将疑，接过形状不规则的
一小块，一口下去，被那种浓郁的甜震
住，半晌才吐出两个字，好甜。每个字
儿都拖了长音。

此后，又试了好几次，果真如外婆所
言，被虫啃过的瓜最甜，虫比人聪明呢。

都赞外婆种得瓜好，咸地绿得最显
眼的，就是外婆的瓜地。瓜叶如小蒲
扇，乌压压占了一大片，微风徐徐，叶

子随着风的节奏，忽左忽右摆动，在给
瓜娃子扇风吧？而瓜娃们拽牢了茎枝，
在田里躺得横七竖八，无赖一样。

那么多瓜，自家是吃不完的，赠邻
人，送亲戚，连阿姨舅舅的朋友、同学
都能吃上外婆种的瓜。香瓜年年丰收，
圆滚滚地聚在院子里，瞧着真满足真喜
气。个小的、破裂的、长相不上台面
的，外婆留下自己吃，其余分成几堆，
篮子筐子蔀篮旁边候着，这些瓜将被装
起来，送往各处。

那会儿就想，都是谁呢，能吃到外婆
的瓜，香甜的瓜，无论谁都幸福的啊。

我渐渐长大，上小学了，上初中
了，待在外婆家的日子从多到少到无。
有好些年，一到香瓜成熟时，外婆必大清
早摘下，即刻送来。一担瓜压在她肩上，
晃晃悠悠，步行五公里的山间小道终至
我家。她着浅灰或米白斜襟短袖衫，站
在院子中央，背部被汗水濡湿了一大
块，脖子上搭了毛巾，还是那条蓝白相
间的。脚边是我爱的香瓜，个个安静地
待在筐里，扁担驼了背，斜靠于冬青
树。外婆用毛巾抹了把脸，俯身抓起两
个瓜走向我，瓜上沾有新鲜的泥巴，还
有露珠划落过的痕迹，顿觉一股鲜翠之
气汩汩直冒，睡眼惺忪的我倏地清醒。

而阳光，开始薄薄地笼了上来。
多年以后，听班得瑞的《清晨》，被

那种特有的澄澈明净打动，以至沦陷，
从前的夏日清晨，弥漫着瓜香和泥巴香
的夏日清晨，雾一般弥散开来，在我眼
前。她依然簇新如昨。

咸地出甜瓜
虞 燕

走近肖复兴老师，源于去年六月，
石楠老师告诉我，她要去北京参加“文
学入画六人行”画展。我在石楠老师的
朋友圈看到了她和连辑、鲁光、肖复
兴、赵丽宏、冯秋子在画展上的合影。
之前，我在 《新民晚报》 副刊“夜光
杯”读过肖复兴的散文。他用平实的语
言，细微的情感，触动了我的心灵。

那天晚上，我偶然读到肖复兴写的
一篇散文《年轻时应该去远方》，他在
文中提到自己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期
间，曾开车从就读学校所在的北方出
发到南方旅游。“我羡慕他，也支持
他，年轻时就应该去远方漂泊。漂
泊，会让他见识到他没有见到过的东
西，让他的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
更宽更远。”肖复兴以细腻真挚的笔触
记录了自己与儿子共同成长的心路历
程，展现了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和期
待。究竟是怎样的深情，才能写出如
此浪漫的经典呢？谁都经历过青春，
肖复兴曾说：“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
里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又
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藉
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他回忆起年轻

时的自己，在比儿子还要小的年纪驱车
北上，跑到北大荒。他吃了不少苦，北
大荒的“大烟炮儿”一刮，就给了他一
个下马威。那段经历让肖复兴在见识到
痛苦与残酷的同时，也触摸到美好的乡
情与故人。而那一切不仅谱写了他青春
的乐章，也成了他难忘的回忆。

我把读肖复兴散文的感受，乃至触
动心灵的感悟，发给了石楠老师。她看
后发给了肖复兴，并向他介绍了我的情
况。午睡醒来，看到石楠老师转来肖复
兴的回复：“您替我谢谢小戴。他说的
非常好，是知心之言，是对我极大的鼓
励！”第一次与老作家肖复兴对话，让
思绪在他写的文字里漫游，这种感觉只
有深爱文学的人才会懂。

午后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荫，洒下
斑驳的垂影，空气中依然弥散着热浪。
今年的夏天这么热，又热这么久，令人
感到疲惫不堪。不管你过着怎么样的生
活，在日复一日中都会变得琐碎。但让
你失去激情与渴望的，不是那些波澜不
惊的琐碎日常，而是你内心有没有坚持
的动力和愿望。就像肖复兴所说：“你
所看到的惊鸿，都曾被平庸磨砺。”肖复

兴的文字在平凡中透着光芒，可以在沉
闷低迷的生活里撕开一个口子，给精疲
力竭的人一个通风的窗口，在无聊的日
子里，搜集生活中藏起来的惊喜，积攒
希望与力量。

我突然想起《年轻时应该去远方》里的
一段话：“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
情叫作无愧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
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
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跟着
肖复兴重温了那些美好的瞬间，时光往
复，细品每一段回忆，总有一些美好值得
珍藏，也总有一些人和事，让人念念不忘。

珍藏美好的瞬间
戴旭东

三和叔死了，死在了乡敬老院。
由于他无儿无女，于是村里出钱给丧事办

了。随后，村子里出奇的冷清了许多。
三和叔一直是个传奇式人物，就像村口那棵

四五个人都抱不拢的老槐树，死了半边却依然挺
立一样，永远是个谜。关于他当年如何开仓放粮
还田佃户；大把大把将祖上留下的偌大家业送个
干干净净活活气死老父亲；如何只身潜入匪窝救
女人；又怎样在新婚之夜撇下新娘子单身逃遁等
等一系列传闻听大了一茬又一茬年轻后生。村子
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围坐在一起唯一不变的话题
似乎永远就是三和叔。只要一提起三和叔，那些
死鱼般的眼睛突兀有了光彩，耳也不聋了，浑身
也有劲了，直说得唾沫乱溅，好像他们亲眼所见
一样，倘若碰上个把不识好歹的后生不信任地询
问时，那些开讲者无不勃然作色：“去、去、去，
不信问你三和叔去！”于是便没人再敢言语，因为
三和叔向来瞧不起现在的后生小子，说他们没见
过大世面，嫩得就像小鸡仔一样，跟他们说话浪
费感情，没劲！你想，谁还敢再去自讨没趣？

对于三和叔当年的富有几乎没有人敢去怀
疑，对于他当年毅然倾尽家资赈济乡民的义举也
没有人持异议，因为几乎所有在座的都从当年那
次事件中大受裨益。但对于三和叔当年那次义举
的动机却颇令人猜疑，有人说是为了图名；有人
说是其有先见之明，预知以后要变天；也有人说
是因为其时年轻，少不更事，一时头脑发热等等
不一而足。但这些无疑都只是人们的猜测，至于
真正原因，只有九泉之下的三和叔知道了。无奈
中，人们只好想：也许这就是传奇人物不同于常
人的地方吧！

当年的三和叔曾经结过婚，这也是个事实。
和三和叔结婚的女人就是他只身潜入匪窝救出的
那个女人。自古英雄救美人，美人岂有不嫁英雄
之理？听到这里，在座的无不拍手称快，感觉很
过瘾，甚至还有人猛拍一把大腿，大声叫好。那
个女人也很美，比年轻时的九经老太婆好看多
了。听到这，人们都要回头去望一望正坐在旁边
的九经老太婆，可干瘪着嘴唇的九经老太婆只是
安详地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似乎早已沉浸在对往
昔美好的回忆之中了。于是人们觉得很失望，只
得调转头继续听将下去——

“但你三和叔死活就是不肯应允这亲事。”讲
到这里，说话的人一脸怒气，仿佛倒是他吃了莫
大的亏，而听的人也满脸不解。

“或许是三和叔嫌那女人来路不正……”有人
开始大胆猜测。

“屁！你咋知道那女人来路正不正，就你
能！”说者刚起了个头，就遭到开讲者的喝杀。

“是不是那女人着了土匪头子贺老三的道，三
和叔才……”也有人这么认为。

“放你娘的狗臭屁！这话是你说的吗？再说
了，你三和叔是那样的人吗？”说者无一不遭到
唾骂。

于是便没人再去大胆猜测其中的原因了，
只是在各自的心里使劲想象三和叔做出这个决
定的心理。

“最后那女人没法了，只好跪着去求你三和叔
的娘，于是就有了你三和叔结婚的事。”

“那婚礼的场面可是咱们庄有史以来最为壮
观、最为热闹、最为排场的婚礼了。四邻八乡的
人们都提着鸡、拎着鸭、拿着菜、扛着酒前来和
全村的人们一道杀鸡宰羊为他们的大恩人操办婚
礼。于是那天，几乎家家都摆上了酒席，户户都
坐满了祝贺的客人，就连那土匪头子贺老三也派
人送来了贺礼。”

“披红挂彩的三和叔那天酒量出奇地好，整整
陪喝了这么大的一坛子酒。”说者夸张地将两条胳
膊往胸前一箍，然后在众人一片惊讶叫喊声中继
续开讲去——

“人们都以为那晚上新娘子要独守醉鬼了，听
了一会儿房见无动静，加之喝的都有点多了，于
是各自散去睡了。谁知到了半夜，新房里就出事
了。待到人们跑去看时，只见新娘子正跪在地上
抱住拔腿欲走的三和叔哭哭啼啼。大伙都很惊
奇，委实想不通喝了那么多酒的三和叔居然没有
醉倒。”

“闹将的结果便是三和叔和他娘断绝了母子关
系只身离家出走了，走出家门的三和叔的眼睛里
却分明噙着泪水。后来，三和叔的娘和坚决不走
的新娘子共同生活了几年。在三和叔的娘去世
后，那新娘子也终于走了。再后来，在外飘荡了
几十年的三和叔也终于因为年老而落叶归根了。”

至于三和叔为什么宁愿母子恩断义绝也坚持
不娶那个女人，现活着的老人没有一个能说出原
因，不过老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传奇
式人物做事总有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吧，他们常常
这么想。

关于三和叔的故事似乎也就成了个谜，一个
永远的秘密。

就在三和叔没了的这年秋天，村子里来了一
老一少两个女人打听三和叔的消息，老的有七十
多岁光景，少的也有四十出头。有好事者把两人
指到了三和叔的墓旁。

早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正大讲特讲三和叔传
闻的那些老人们。老人们一听，刹住话题撒腿
就往三和叔的墓前跑去。只见坟前烧了一大堆
纸灰，点燃的香烛正散发着香气，却早已不见
了两人踪影。

“一定是你三和叔新婚之夜走了的新娘子和她
的孩子！”一位老人伸出手指算了算，笃定地说：

“除了她不会再有别人的！”
人们便抬起头四处张望，可远处空旷旷的……

永远的秘密
郭福全


